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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的第一场雪，是在深夜里悄悄
启程的。没有北风的呼啸造势，也没有云
层的轰然铺垫，就像天空递来的一封素白
信笺，带着静谧的温柔，轻轻落在沉睡的
大地上。等我清晨推开窗，整个世界已被
裹进一片纯粹的白，连空气都变得清冽干
净，吸一口便沁透心脾。

雪花还在悠悠飘落，是最灵动的舞
者。它们不像夏雨那样急切，也不似秋霜
那般冷峻，只是以最舒缓的姿态在空中盘
旋、飞舞。有的是完整的六角形，边缘带着
精致的纹路，像上天精心雕琢的水晶碎片，
落在衣袖上便静静停留，仿佛要把天空的
秘密悄悄诉说；有的成团打着旋儿，像被风
吹散的棉絮，轻盈柔软，落在眉梢时凉丝丝
的，转瞬化作一滴晶莹的水珠，模糊了视线
又格外清爽；还有的顺着风势斜斜划过，织
成一张无形的白网，把远处的景物都晕染
成朦胧的水墨画。抬头望去，铅灰色的天
空是最好的幕布，无数雪花在其间舒展身
姿，没有声响，却有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大地早已换上了洁白的盛装。远处
的田野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近处的矮树

丛成了一个个圆滚滚的雪团，原本深绿的
叶片被雪裹着，只在缝隙里透出点点墨
绿，像是白玉上镶嵌的翡翠。路边的枯草
被雪压弯了腰，却依然倔强地探出几根枯
黄的草尖，与洁白的雪形成鲜明的对比，
反倒添了几分生机。我轻轻踩在雪地上，
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清脆而悦
耳，像是雪地在回应我的脚步，这是冬日
里最动听的私语。

雪越下越密，天地间的界限渐渐模
糊。远处的屋顶、近处的树干，都被雪裹上
了一层厚厚的白霜。高大的杨树伸展着光
秃秃的枝丫，每一根枝条都积满了雪，粗的
枝干像裹了层白玉，细的枝条则被雪压得
微微下垂，像是挂满了白色的银条，一阵风
过，枝头的雪簌簌落下，洒在地上溅起细碎
的雪沫。柳树的枝条本就柔软，此刻挂满
了雪，垂下来像一串串白色的流苏，风一
吹，流苏轻轻晃动，雪沫子纷纷扬扬，在微
光中闪着细碎的光。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
种颜色，纯粹的白，干净得没有一丝杂质，
让人的心灵也跟着变得澄澈起来。

我蹲下身，仔细观察这片白雪。表层

的雪松软蓬松，用手一捧便簌簌滑落，凉
丝丝的触感从指尖蔓延开来。拨开表层
的雪，底下的雪粒更加细密，压实后竟能
捏成小小的雪团。我试着把雪团放在手
心，看着它慢慢融化，水珠顺着指缝流
下，留下一片清凉。雪花落在我的发梢、
眉毛上，慢慢堆积起来，像是给我戴上了
一顶小小的雪帽。我站在雪中，任由雪花
落在身上，感受着这份来自冬日的馈赠，
心里格外宁静。

不知过了多久，雪渐渐小了。阳光终
于穿透云层，洒在雪地上。一瞬间，天地
间亮了起来，雪地反射着耀眼却不刺眼的
光，每一片雪花都像是一颗小钻石，闪烁
着晶莹的光芒。远处的景物渐渐清晰起
来，屋顶的雪、树上的雪，都被镀上了一
层柔光，显得格外圣洁。屋檐下开始滴落
融雪，“滴答滴答”，像是冬日的私语。空
气中弥漫着雪特有的清冽气息，混合着泥
土的芬芳，让人神清气爽。

这场雪没有喧嚣，没有热闹，只有纯
粹的白与静。它覆盖了世间的尘埃，也抚
平了内心的浮躁。看着这片被雪浸润的

天地，我忽然懂得，最美的美好往往是安
静的、纯粹的。雪花虽小，却能齐心协力
装点整个世界；它看似柔弱，却能在寒冷
中坚守自己的姿态。就像我们的成长，不
必急于求成，只要一步一个脚印，保持内
心的纯净与坚定，终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
彩。

2025 年的第一场雪，是大自然的馈
赠，也是一份深刻的启示。它用纯粹的白
告诉我们，简单的美好最动人；它用无声
的积累告诉我们，平凡的坚持最有力量。
这场雪，不仅装点了天地，更净化了心
灵，让我在这个冬日里，读懂了宁静的意
义，也明白了沉淀的价值。

雪后的天空格外湛蓝，阳光温柔地照
耀着大地。我知道，当积雪慢慢融化，它会
滋润泥土，孕育新的生机。就像那些看似
平凡的日子，在默默积累中，终将绽放出最
美的希望。这
场雪，是 2025 冬
季的第一场雪，
也是 2026 年神
秘的开端。

马蹄叩响西拉木伦河的冰层，第一缕晨
光刺破罕山雪峰。冰裂纹如银网撒向八百
里科尔沁，冻土深处传来草根苏醒的嘶鸣。
敖包山经幡卷动彤云，铜铃在风中期盼着春
讯——那声响是草原遗落的密钥，正开启丙
午马年的门庭。

勒勒车的辙痕在雪原绵延，碾过秦长城
残垣与辽代佛塔的投影。霍林河煤矿的传
送带吞吐乌金，输电线塔在晨雾中站成钢铁
胡杨林。现代牧场的数据流漫过草场，电子
耳标闪烁如星群坠入凡尘。风电机群在扎
鲁特旗旋转巨臂，每片扇叶都切割着光的绸
缎，为新能源版图绣上银边。

西拉木伦公园冰雕阵列折射虹彩，激光
凿刻的骏马鬃毛飞扬似火。安代舞红绸翻
卷如赤潮，鼓点震动科尔沁博物馆的玻璃展
柜——匈奴金冠的狼首图腾骤然睁眼，契丹
鞍鞯的鎏金纹路渗出草香。此时智慧农业
大棚里，番茄藤正攀着数据链生长，果实红
晕映亮电子屏上的祝福。

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子夜，霍林郭勒矿
区依旧沸腾。巨型矿卡碾碎冰碴，车灯长
柱刺破雪幕如降世神驹。通辽站月台飘落
新雪，高铁银龙载着归乡游子扎进隧道，车
窗倒影中闪过牧羊人点燃的除夕篝火。两
种光芒在某一瞬交汇，熔铸成科尔沁大地
的血脉。

法治的根系在冻土下蔓延。街角警务

站蓝灯旋转，雪地上警靴印记织成守护图
腾。劳动仲裁庭的法槌声落，如融雪滴入待
春的土壤。信访窗口蒸腾的奶茶雾气里，蒙
汉双语调解声编织出安宁经纬。这是西辽
河封冻水面下的暖流，司法为民的暖意正悄
然贯通经脉。

跨年烟火自孝庄河两岸升腾。金色流
火掠过辽河剧院穹顶，坠入图书馆的玻璃幕
墙。医院值班窗透出暖光，心电图波纹跳着
安代舞步。外卖骑手穿越璀璨街巷，保温箱
贴满新年福签，电动车掠过冰面的轨迹，恰
似银马驹奔向初升的朝阳。

库伦三大寺的晨钟撞碎薄冰。酥油灯
焰在经筒铜面起舞，喇嘛诵经声与环卫车引
擎声在街道共鸣。老阿妈推开木门，将鲜奶
泼向雪地绘出吉祥符。奶茶馆铜锅沸响如
马群嘶鸣，蒸汽升腾处，穿蒙古袍的老人与
戴 AR 眼镜的青年共饮新春头锅茶。

创业园区孵化器彻夜通明。青年创客
的咖啡杯沿印着唇痕，电脑光标在草原碳汇
交易图上奔腾。肉牛基因实验室的试管泛
着蓝光，胚胎细胞正分裂出科尔沁牧业的未
来。此刻牧区智慧云屏亮起，卫星定位的牛
群在电子地图移动如流动的琥珀。

新年的马蹄踏响地平线。高铁站涌出
拜年人潮，蒙古袍的珊瑚腰带与西装扣环相
映生辉。孩子们奔跑在冰雪乐园，雪橇划过
赛道似银驹驰骋，笑声撞响冰挂奏出《万马

奔腾》的变奏。他们的脚印在雪地写下醒目
的“春”，被朝阳镀上一层金边。

正午阳光倾泻科尔沁草原。风电场巨
影缓缓掠过牧群，光伏板阵列吸收天光如吸
水海绵。老牧人手持电子牧鞭立于丘顶，无
人机群正代替牧羊犬圈拢云朵般的羊群。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和解，马鞍与数据链共同
编织新牧歌。

暮色为煤城披上金甲。矿山公园的冰
雕骏马通电发光，鬃毛间流动 LED 星河。钢
厂熔炉溅出的金花升腾，与跨年烟花在夜空
共舞。夜市炭火通红，烤羊腿油脂滴落溅起
星光，马头琴弦震颤中，全息投影的苍狼白
鹿跃出琴箱。

零时整，烟花瀑布自辽河两岸倾泻。火
凤凰掠过通辽奥体中心钢索穹顶，铁水般的
光流漫过智慧农业玻璃温室。奈曼旗沙地
治理区的梭梭林在爆响中轻颤，嫩芽于雪被
下积蓄破土之力。这瞬间，古老草原与未来
之城在光中融合，铸成马年金鞍。

守岁家庭围坐分食手把肉，银刀划开羊
胸叉，油脂滴落餐布绣的八骏图。孩童咬出
包着硬币的饺子，金属磕碰乳牙的脆响，恰
似骏马踏破冰河。窗外烟花炸裂，玻璃窗瞬
间映亮三代人带笑的眼睛。

晨光刺透科尔沁的黎明，首班公交碾过
结霜的街，蒙汉双语报站声唤醒城市筋骨。
环卫工扫拢爆竹碎屑，朱红纸片与残雪混作

胭脂冻。早班机掠过塔敏查干沙漠，航迹云
在蓝天书写长调，如长生天赐予的哈达。

创业咖啡厅蒸汽氤氲，留学生在平板电
脑勾勒草原民宿图纸，老银匠錾刀下马鞍纹
饰流淌。两种创造在拿铁香气中交融，玻璃
墙映出街角安代舞队的红绸——那跃动的
火焰，正点燃通辽的晨光。

城市在霞光中舒展筋骨。西辽河大桥
车流如镀金河川，共享单车轮辐旋成银色经
筒。开发区玻璃幕墙反射旭日，光束在未扫
尽的积雪上烙下金色萨日朗。穿着速滑服
的学生掠过广场，他们呵出的白气融入城市
晨雾，化作新岁第一首史诗。

当勒勒车载着年轮驶入数据洪流，当马
头琴弦震颤量子比特，当敖包的经幡拂过光
伏矩阵，通辽正以骏马之姿跨越时空。这并
非传统与现代的赛马，而是科尔沁灵魂在新
时代的拓疆。

听！二百八十万心跳共振如战鼓，西拉
木伦河冰裂声是冲锋号角。

看！每个通辽人都骑着梦想的骏马，在
晨光中奔向春草连天的远方。

云，将心事蒸发

万般缱绻，冬便有了哑光般
慵懒的质感
观雪看云，释然舒展
时光的渡口
拥抱久别重逢的新冬
雪花，漫不经心
日子波澜不惊
惟愿，跨过风寒料峭的人间
平安顺遂
小寒，寻常烟火升腾的时节
以深情，以期许
万物冬藏，生生不息
此刻，静看万千风物
一切令人向往，充满希冀
款款吹拂的和风中
许千年依旧的元宵夜
一场灯火阑珊的相遇

我在哲里木等你

二月有风，三月有雨
四月的行吟
我在哲里木等你
在西辽河，科尔沁腹地
重温来时的路
你的一见钟情
凝成一道光，无法穿越
为了与你相遇
结下一世情缘
我以虔诚，修炼温柔模样
于是，那一刻
你化作玉树临风的背影
深情等候，在我经过的路上
温柔破茧
分娩出桃花的诗意
每一朵
都是我前世的期许

你好，2026

冬，凛冽成百毒不侵
沉淀静默，凝重思念
拼劲全力，浓墨冬天旷世的寒凉
雪落倾城，挺拔倔强的高冷
抖一下落在肩头的碎银
惊扰了前来报春的鸟雀
着一袭冷艳的裙摆
柔和寒凉遗落的皴裂
吟一首写给春天的诗
一盈盈浅绿，一簇簇绯红
悄然青涩
道一声 2026，你好
新年的憧憬洞天别样
我把世界安放在最柔软的地方
许岁月一愿静好的安祥
雪落尘埃，当冬天成为风景
当雪花用飞蛾扑火的决绝
化为水滴落入掌心，眼眸
万物只待春风
雪花，化作润物无声的好雨
轻舞着归于来处
看春潮涌动
种子在温柔破茧
听，云端的鸟雀在阳光里吟唱
一帘风月情，一缕时光醉

雪之吟

一袭盛大的洁白
尘封，覆盖
世界还原本真的纯净
似邀请人间万物
共赴一场白首之约
雪，是冬的使者
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诗
每一次抵达
都是绽放在尘埃里的花朵
踏雪而来，寻你而去
伴着初冬时节的柔风润雪
去寻找北方科尔沁的冰清玉洁
倾心那一袭纯净的白
好一抹生命底色
冷艳得如此决绝
于繁华落尽的冬
邂逅一场香飘四溢的雪

小 寒 （组诗）

□孙丽娟

心 归 澄 澈
□刘晴

通辽：骏马腾春启新程
□李富

何处觅黄昏
□周小盟

断 茶 记
□付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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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开始察觉茶对睡眠的侵
扰。起初只是午后啜饮几杯，夜里便辗
转难安，于是立下规矩：只在上午喝茶，
午后绝不碰杯。日子久了，连上午那几
盏清茶也变得“凶多吉少”，饮下后，午
后的困顿里竟也藏着几分失眠的预兆。

馋茶的念头总在心底挠痒，偶然听
人说普洱熟茶温润，不扰清梦，便像抓
住了救命稻草般换了茶种。那段时日
果真顺遂，上午的办公桌上泡一壶熟
茶，茶汤红浓醇厚，暖了肠胃，也慰藉了
茶瘾，只是依旧不敢逾矩，午后的茶盘
始终空着。

这般小心翼翼的日子过了三四年，
连普洱熟茶也渐渐失了“情面”。不知
是年岁渐长，还是体质悄然改变，哪怕
是清晨的一盏熟茶，也会让夜里的睡眠
打了折扣。更让我怅然的是，连心心念
念的奶茶也喝不得了。曾几何时，早餐

熬一锅奶茶是我的小欢喜。砖茶熬出
醇厚底汤，兑上滚烫的牛奶，撒一把炒
米或几颗奶皮子，香得人鼻尖发颤。那
些热气腾腾的清晨，一碗奶茶下肚，浑
身都透着舒坦。可不知从何时起，这碗
奶茶也成了睡眠的“敌人”，偶尔朋友小
聚，看着餐桌上诱人的锅茶也只能“望
茶兴叹”，抵不住馋意喝上一碗，漫漫长
夜便只剩翻来覆去的煎熬。

我与奶茶的念想较量了许久，一次
次心有不甘地端起碗，又一次次在失
眠的疲惫里败下阵来。终于明白，一
夜安稳好眠，远比一碗奶茶的快意来
得重要。

到如今，我彻底断了对茶的念想，
无论是清茶、熟茶，还是魂牵梦萦的奶
茶、锅茶，都成了过往。只是偶尔闻到
街边飘来的奶茶香，或是瞥见茶店里陈
列的茶饼，心底还是会掠过一丝怅惘，

但那怅惘转瞬即逝，毕竟，枕边的安稳，
才是此刻最珍贵的拥有。

人生本就是赤条条来，两手空空
去，无人能例外。不管愿不愿意、舍不
舍得，身边的人终将渐渐走远，身边的
事也会变得可有可无，到最后，除了自
身的肉体与感受，似乎什么都留不下。
人到了这般年纪，主动的、被动的、悄然
的、惨烈的，走丢和放弃的人和事早已
不少，一个茶瘾，实在算不得什么。

往后的日子，不必再为一杯茶拿捏
时辰、纠结取舍。晨起捧一杯温水，睡
前伴一盏柔光，把曾倾注在茶盏里的心
思，挪去看窗外的云卷云舒，听檐下的
雨落风吟。既然终将空手而归，便不如
珍惜当下的平淡安稳，让每一个酣眠的
夜、每一个清净的晨，都成为生命里最
实在的收获 —— 这般从容自在，亦是
人间难得的好时节。

高中毕业后，我因学习与工作的缘故，辗转于许多
城市，见过不少名山大川、都市霓虹。然而，在我心底
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栖居着一道无法被替代的风景，那
便是故乡的黄昏。

故乡的小城四面浅山环绕，一条碧绿色的江水穿城
而过，哺育着两岸人民。小城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
把村庄都搂在怀里。而无论哪座小镇，哪处小村，有炊
烟升起的地方，就有人家。

村里的民房零星散落在缓坡上、池塘边或竹林旁。
在乡村，黄昏不是突然来的，而是从午后便开始酝酿。
日头偏西，光由热烈变得柔和，斑驳地洒在院子里。再
稍下午些，村民们陆续出门劳作，太阳开始西下的时
候，炊烟也开始一缕缕升起，混着柴火与饭菜的香气。

我总记得，这时母亲会在灶屋里喊：“出去扯一把
蒜苗回来，晚上炒回锅肉。”菜地在老屋基地，是爷爷辈
泥土房拆后改的。田埂路窄，只容一人通过，路边稻田
刚收割完，稻茬整齐。路过池塘，荷叶如伞，麻鸭在塘
里荡出一圈圈的波纹。

菜地不大，却热闹非凡。菜椒、茄子、莴笋、韭菜
等等，一片生机……我躬下身子，俯视着我母亲经营
的江山，然后按照她的指令，在她布局的江山里调兵
遣将。摘完菜往回走，天色又暗下一层。村里的声响
也开始变得稠密起来：各家呼唤在外劳作的家人吃饭
的喊声，谁家看见生人的小狗的吠叫声，以及藏身于
草丛的虫鸣声，各种声音相互交织，让黄昏有了一种
丰饶的宁静。

回来的路上，树下聚着吃完晚饭歇凉的大叔、二
叔、二婶、邓婶等几位长辈。他们坐在条石凳上，有一
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二叔每次见我，都招手让我过
去玩。我知道母亲在家等着我做饭，便含糊两句，提着
菜篓匆忙跑回家。

这时，灶屋的灯已经亮了起来，昏黄的白炽灯光印
在水泥地上，母亲正忙碌着准备晚饭。我通常扮演着
烧火的角色，把木材架一个“井”字，看它们在灶膛内熊
熊地燃烧，火光映着母亲的侧脸，柔和而温暖。回锅肉
的菜香、柴火的烟香和母亲身上的独有馨香，共同酝酿
出关于“家”的味道。

晚饭桌上，母亲话不多，只是不停地往我碗里夹
肉。我飞快吃完，就跑出去与小伙伴们会合，去田沟里
抓黄鳝、捉泥鳅。夜晚的村庄寂静厚重，虫鸣如网，空
气清凉。

“这里有一条黄鳝！”小伙伴低呼一声，我们便凑过
去。他小心翼翼地下夹，倏地一下稳稳夹起，黄鳝便进
了我们的塑料桶，然后在桶里惊慌地翻滚。我们几个
相视一笑，胸中荡漾着单纯的快乐。

很多年后，我辗转于各大城市，看着窗外的流光溢
彩和远处的灯火辉煌，总会想起那些朴素的日子，想起
母亲的身影，想起黄鳝在桶里翻滚的声音。遽然明白，
那些人那些事，已然走远了。

如今的故乡小村，水泥路修到家家户户门口，而不
少人也搬离了村庄，只剩下颓败的老屋。大叔、大婶、
二叔相继去世，二婶随女儿进城生活了，只有邓婶还偶
尔坐在树下，身影孤独而苍老。

母亲也仍独自留守在家，经营着一两亩田地。她热
爱这片土地，不愿离开，劝说不动，只好依着她。前段
日子，因她身体不好，我回了一趟老家。黄昏时分，独
自行走百里渠边，夕阳依旧，晚霞依旧，只是山河依旧
在，人已非故人。

现在的村子里，炊烟少了，大家安了天然气，干净，
方便。再难闻到那股混合着木材、稻草和泥土味的粗
粝而温暖的气息。

母亲也还是爱炒蒜苗回锅肉，味道依旧地道，只是
不再需要我烧火了，天然气方便了母亲，也解放了我。
饭桌上，她刻意地寻找着各种话题，从村里的家长里
短，到网上看到的各种奇闻趣事，悉数跟我分享……

我听着她的絮叨，心里泛起无边的寥落。这个生我
养我的村庄，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我熟悉的样貌，
奔向一个我不能定义的未来。我就像一个远道而来的
客人，站在时间的河边，看记忆的岛屿缓缓沉没，却又
无能为力。

如今，故乡的黄昏于我而言不再只是一道风景，它
更像一面多棱镜，照
见我的来路，也折射
着一代人的生长与
凋零，记录着一个村
庄的呼吸与脉动。

岁月沉香


